
A04 壹读·调查 2016年12月1日 星期四

编辑：高寒 美编：金红 组版：庆芳

■“艾”的守望·故事

A05

一名大学生男同的失控青春

安安全全措措施施都都懂懂
可可吸吸毒毒后后全全忘忘了了
本报记者 尉伟

到了初三时
就对女孩没了兴趣

今年21岁的小楠现为外地
某高校的在校生。若不是戴着的
手铐，谁也不会将这名看起来阳
光、帅气的小伙与瘾君子联系起
来，更别说他还是一名男同性恋
了。

今年4月的一天，正与“男
友”等聚众吸毒的他，被警方抓
了现行。小楠介绍，他父亲在村
里任职，母亲退休在家，自己还
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姐姐。“有了
姐姐十多年后，父母才又要的
我，估计也是希望家里能有个男
孩”。

起初，小楠也很争气：小学、
中学，都在班里名列前茅。唯一
让他有点儿不适应的，是班里的
女孩们。小楠说，其他同学对异
性刚出现朦胧的喜欢时，初三的
他突然感觉自己对女孩失去了
兴趣，“我看着男孩比女孩顺眼，
也更吸引人”。

虽然小楠也说不上是什么
原因，但从那时起，他开始排斥
女孩，偷偷地爱慕班里的一些男

生。可是由于考试的压力，小楠
一直压抑着自己的这种感觉。

“那时，早上五六点我就起来上
课，晚上九十点钟才下自习，除
了学习就是睡觉”。

高考时，小楠考上了外地一
所二本高校。离家上学前，那种
感觉愈发强烈的小楠通过上网
查找一些同性恋的相关内容，这
才认知了自己的性向。

性取向被舍友知道
有人骂了自己半年

对于他的同性恋身份和可
能沾染艾滋病的状况，小楠从未
向家人透露。因为，他一直是家
里人的骄傲，“我不想让他们失
望，更不想伤害到他们”。

虽然校园环境相对开放、
包容，“好基友”也成了校园流
行词汇。但面对世俗的高压线，
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自己的同性
恋身份，小楠更愿意选择做好
自己。

“小楠挺随和的，话不多，
学习成绩中等，平时也没什么
特别的爱好，就是有时不在宿
舍住。”记者辗转联系上小楠的
一名同学，他评价：“小楠在班
里属于内向型的，也不招惹是
非，大家觉得他是一名安静的
阳光小伙。”

不过，同住一室、朝夕相处，
舍友们还是发现了小楠的一些
端倪：比如，他更喜欢用面膜等
化妆品，对女性很冷淡，也从不
交女朋友……“后来，我将自己
是同性恋的身份告诉了几个要
好的舍友。”虽然大部分人都表
示了理解和支持，但也有人表现
出了歧视。小楠说，得知自己身
份后，有个舍友就一直找自己碴
儿，拐弯抹角地骂了自己有半年
多才了事。

当然，小楠也有自己比较要
好的女同学，也经常一起结伴出
去玩，甚至共处一室。“就算那
样，我也没啥想法和冲动。”小楠
说，大家相互间应该心知肚明，
但谁都未捅破那层窗户纸，“可
能她们觉得比较安全，同时像拎
包什么重活的，我还能比她们有
劲儿。”

出校找寻“圈内人”
社交软件成了帮手

“高校学生刚脱离父母的管
教，获得自由；同时又处于青春
期，生理和情感需求都很活跃。”
民警介绍。于是，小楠把交男朋
友的想法转移至校外，开始寻找
像自己一样的人。

目前，大多数同性恋者都会
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而通
讯交友工具的发展，也为小楠等
人寻找恋人和朋友提供了更为
便捷的途径。“以前，我听说都是

在酒吧里，也有相应的QQ群。但
我的第一个男友，则是通过一款
交友软件认识的。”小楠说，这款
交友软件只面向男同性恋群体，
而它在男同性恋社交产品中的
地位相当于微信在国内社交软
件中的位置。

小楠说，通过这款软件，大
家不仅可以相互关注、聊天，还
有距离远近的位置显示。常有人
加小楠好友后，就问他的“情况”
怎样，并要求“爆照”。所谓情况，
就是年龄，身高，体重以及在同
性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只有搞清
楚了这些情况，双方才会决定要
不要“约”。

小楠介绍，他和第一个男友
只持续了半年多，结束如同开始
一样仓促。虽然，小楠也没有想
太长久下去，但他也承认：有时
候主动认识新朋友，仅仅是为了
解决生理需求。后来，他也发现，
短暂的恋情也是这个圈子里时
常发生的，短则以天计。

民警则介绍，在此次抓获的
涉毒嫌犯中，有两人曾与小楠发
生过关系，时间上均有交叉，“为
了保护自己，他们之间也多以昵
称示人，很少透露自己的真实姓
名、家庭情况”。

经不住朋友诱惑
终于染毒跌入深渊

至于如何染毒，小楠回忆：
有几次和男友在一起时，对方有
时就会拿出毒品吸食、助兴，“说
这个能提高性欲”。起初，小楠并
不想碰这东西，不仅拒绝，甚至
还开溜躲避过。可2016年3月的
一天，他架不住朋友的一再鼓
动，终于尝试了一下。

“他和对方相识算时间长
的，自认为关系不错的那种。”民
警说。当时对方突然拿出冰毒问
小楠“吸过没”，碍于面子的小楠
就撒谎说自己“吸过”，然后十分

“仗义”地与其“有福同享”。“一
方面，他怕不玩就会失去这么个
朋友；另一方面，他也好奇，觉得
吸食的没见多大瘾”。

小楠交代，吸食毒品后，他
确实感觉有点儿性亢奋。可平静
下来之后，他感觉“很难受”：手
脚没力气不听使唤，人就和傻了
一样，“第二天心情很失落，光想
哭”；而且口很渴，并出现口腔溃
疡。为此，他还专门上网搜索了
一下“溜冰后，烂嘴是怎么回
事”。

尽管之后，感觉不佳的小楠
曾向那名同“嗨”的朋友表示：自
己以后不会玩或尽量少玩。可民
警调查发现：很快在4月中旬，和
另一名网友在聊天并得知对方
吸食过冰毒后，小楠立即约对方
拿东西一起玩玩，“其实，就是一
起吸食冰毒”。

“其实，毒品不论多少，一

旦沾染就很难戒掉。”办案民警
介绍。而小楠后来也向民警坦
言，“当聊天听说对方吸过毒、
有货后，心里就痒痒的，不知怎
么就想赶紧约了对方一起（吸
食）”。

曾经备下防艾工具
谎言前却不堪一击

尽管男同群体中的部分人，
并不是因为吸毒而直接感染艾
滋病。但据民警介绍，由于男同
群体的特殊性，一个男伴沾染毒
品，就会诱惑多人涉毒；而吸毒
后由于大脑处于极度兴奋状态，
使用安全套比例下降，加上不健
康的性行为，使得男同这个群体
极易感染艾滋病。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楠的随
身物品里，民警还发现了用于检
测艾滋病的试剂。小楠解释，他
也知道不健康性行为会染艾滋
病，所以每次他都会要求男友采
取保护措施，并且自己定期从网
上购买相应的试纸、试剂进行检
测。但同时，小楠也承认，有时架
不住男友要求，特别是在吸毒后
更会放松警惕。他也会心存侥
幸，“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他或者
和他在一起的有啥事、传出过艾
滋病的，就一次应该也没事吧”。

可民警介绍，隐瞒自己的吸
毒或艾滋病情况，在男同群体中
并不稀奇。“有的人隐瞒，是怕同
伴知道后，因害怕离自己而去；
而有的人则是故意而已，拉对方
下水，破罐破摔，甚至通过染毒
控制伴侣长期为自己服务。”民
警分析。

而对于小楠这种涉世未深
的年轻人来说，更容易被人诱
惑。“小楠遇到的这个‘老手’一
再隐瞒自己的实际健康状况，并
以影响快感为理由拖延甚至拒
绝采取保护措施。在意乱情迷的
性冲动中，小楠就难以继续坚
持，继而一步步踏入雷池。”民警
介绍。

“我也知道沾染毒品和艾滋
的后果”。毕竟未来，小楠还希望
自己能像常规一样生活下去，找
工作、结婚。“他无法想象，如果
自己感染艾滋，会是个什么情
况。”民警介绍。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
为化名）

回归家庭和社会仍困难重重

回回家家见见到到女女儿儿
下下意意识识躲躲避避拥拥抱抱

村里人不知他染病
他仍不敢出门

“已经走出监治所两个
多月了，我才知道走向社会
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家里父
母这一次看管得更严了，就
是这次回到监治所鼓励下
曾经一起戒毒的学员，也是
必须当天过来当天回去。”
11月29日，返回监治所的小
强称，他现在已经理解父母
担心自己再走老路的心情。

33岁的小强曾经开了一
家广告公司。在事业有成，家
庭幸福的时候，却因为吸毒
将自己辛苦挣来的家产挥霍
殆尽。在进入监治所后，他又
被查出患有艾滋病。那时，留
给他和家人的只有彻底的绝
望。

在监治所内，小强努力
戒毒，并在2年后获准回家。

“在监治所，早睡早起，每天
生活规律，而且有人管，一旦
离开了，好像和这个社会脱
节了。”小强现在在农村老家
生活了两个月，可是基本上
不敢迈出家门，即使村里人
还不知道他得了艾滋病。

刚回家的时候，7岁的女
儿跑过来要抱他，小强竟然
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下，害
怕自己会传染女儿。“我们害
怕别人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们，其实我们自己内心也有
着一面墙。”小强说，即便是
到自己的亲姐姐家，他都是
吃了饭再去，“我不想引起一
些尴尬”。

每当和家人吃饭的时
候，小强都自觉从橱柜里拿
出自己专属的碗筷。“我不能
和孩子解释太多，更不想把
这个病传染给他们，即便我
知道一块儿吃饭不会传染。”
小强称，刚回到社会，已经能
够感受到特殊身份给他带来
的不便。

更让小强头疼的是，他
需要找一份工作养活一家
人。“我不敢说自己得了这个
病，否则人家单位肯定不要
我。可是我不可能一直隐瞒
着，这不是办法。”小强能指
望的，就是社会能够以更宽
容的态度对待艾滋病人。

家人朋友一句埋怨
都像是揭他伤疤

11月29日，4月份离开

监治所的小程再次回到了
熟悉的环境，见到了曾经一
起戒毒的学员。在学员的歌
声伴奏下，专业舞蹈演员出
身的小程又跳起了轻盈的
舞蹈，举手投足显示着专业
范儿。“当我们从监治所出
去的时候，已经比别人晚两
年发展，如果再不努力，人
生会变得更加黑暗。”小程
对着下面的戒毒学员说出
自己的心声。

今年24岁的小程早年在
专业的舞蹈学校学习，曾经
参加过包括中央电视台春晚
等100多场晚会的演出。从学
校毕业之后，他和朋友在山
东的一个城市开了一个培训
班。谈起第一次吸毒，小程称
那是在2012年南京，和一个
师哥一起。

“吸毒后潜意识特别积
极，身体特别懒惰。”小程称，
除了吸毒，他对于自己的同
性恋身份也一直隐藏着。在
清醒的时候，他都会采取保
护措施和他人发生关系，可
是一旦“溜冰”之后，在亢奋
的状态就什么都忘记了。

在入所体检中，他看到
体检报告中写着“HIV未确
定”。后来，小程被第二次抽
血。一天，医生将小程叫到办
公室谈话，告知他是艾滋病
毒携带者。“当时就崩溃了，
就想着这辈子完了。”小程清
楚地记得那天，他瘫倒在地
上的样子。

还好，小程在两年后获
准重回社会。“刚走出监治
所，生活各方面都不适应，
非 常 在 意 那 些 异 样 的 眼
光，对于新的生活不知道
如何开始。”最初，小程也
经历着各种惶恐。家人朋
友非常正常的一句埋怨，
在他听来都像是对他历史
的鞭挞。一度他还曾怀疑，自
己选择回到社会是不是一个
正确的选择。

好在小程最终决定重新
开始。他选择从最熟悉的事
情做起，在出生的城市再次
开了一个舞蹈培训班。“把所
有的心思都放在教孩子舞蹈
上，不去过多地考虑其他事
情，反倒能坚定自己的信
念。”小程称，他已经排除了
自己内心的障碍，而且每次
得到家长的肯定，他都会非
常开心。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姓
名为化名）

在山东省戒毒监测治疗所中，不少戒毒人员也同时是艾
滋病人或病毒感染者。在监治所里，这些人反而能暂时离开社
会，在相对清净的环境中接受治疗。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在治疗
2年后，已经基本戒掉了毒瘾，但当他们重回社会后才发现，身
患艾滋病的自己想要重新得到认可，已经不再容易。

本报记者 王小蒙

今年23岁的杰森出生在一
个普通工薪家庭。他有一份可
以养活自己的工作，长得也安
静略显秀气。在周围人眼里，他
话不多，同时彬彬有礼，与大多
数“90后”并没多大差别。但是，
隐藏在杰森随身携带的包里的
药品，却时刻提醒着他的不同。

4年前，年仅19岁的杰森被
一纸诊断判了“无期徒刑”———
艾滋病。原本这个在他看来离
得遥远的疾病，那时却真实地
出现在他的身上。“查出来时很
害怕，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整
整一周天天睡不着觉，就瞪着
眼睛望着天花板胡思乱想。”

2012年，当时还在南方一所
大学读书的杰森，慢慢察觉到
一直刻意隐藏的性取向在觉
醒。他不喜欢女孩子，却喜欢跟

男孩子一起玩，在一个偶然的
机会下，他认识了同校的安乐，
并成了很好的朋友，如今他们
已经在一起四年。

杰森是被男朋友安乐传染
的，不过杰森并没有埋怨过他。
因为在他看来，安乐也是无辜
的。“当时安乐一直身体不好，
陪他去疾控做检查的时候，我
也顺便抽血查了一下，没想到
我俩就一起被诊断出来了。”由
于当时年纪小，杰森便稀里糊
涂地跟安乐发生了高危性行
为。当他得知两人一起感染了
艾滋病毒，一下子都蒙了。

“为什么会是我，我还这么
年轻。想到如果我的病治不好，
父母岂不是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时，我都想过再让他们要一个
孩子。”不过，杰森还是没敢告
诉父母。“出柜”已经难以开口，
再染上艾滋病，他怕双重打击

会让父母难以承受，也怕事情
传出去让他们抬不起头。

害怕过后，杰森开始慢慢接
受生病这一事实。每隔三个月，杰
森就会去当地疾控中心领取一
次免费发放的抗病毒药物，“齐多
夫定，拉米夫定，奈韦拉平……”
他把这些药藏在书包里，躲在自
己的房间定期服用。好在父母尊
重他的个人隐私，并没有发现他
刻意隐藏的这个秘密。

服药后的杰森，身体并没
有出现太多异样。尽管自诩心态
良好，他还是会无数次地回想起
当初自己走错的那一步。“圈子里
还有不少人比我小，看到他们总
能想起当初的自己。”杰森说，身
边不乏十五六岁就交男朋友的
孩子，而他们就像当初的他一
样无知无畏。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
为化名）

““看看着着十十五五六六的的男男孩孩子子，，
真真像像当当初初的的自自己己””

“怎么会是我？”2016
年4月，当涉毒被抓的外地
学子小楠（化名）从济南民
警那里得知交往的男友患
有艾滋病后，他当即蹲在
地上、抱头痛哭。同案落网
的几人中，除了他的男友，
另外几名男子也是一个

“朋友圈”里的同性恋，其
中三人已经患有艾滋病。

这已经不是记者在今
年中遇到的第一例有着艾
滋病高危行为的染毒“男
同”大学生。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的艾滋病专家表
示，15至24岁之间的高中
和大学男生是新出现艾滋
病的高风险人群。就山东
而言，现存活的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和病人中，经性
传播的占96 . 8%，其中同性
途径传播占6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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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尽管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治愈艾滋病的方法，但人们却可以
通过洁身自律来避免感染。为了让大家了解艾滋病人的感染历史、生存状况，以及目前人
们在对抗艾滋病领域的进展，齐鲁晚报推出特别策划。同时，也希望人们在了解艾滋病后
能够善待病人，避免歧视。

一名艾滋病患者与家人抱头痛哭。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小程在为监治所的学员们表演节目。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小楠在被捕时仰天大哭。（资料片）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一名教员在带领戒毒学员们表演节目。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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